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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C_A7_E5_9B_BD_E9_c67_475281.htm 丁远：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会计学教授 记者：首先祝贺您通过我们广大学生的评

选，获得了07年优秀教师的称号。请问您在获得这个荣誉以

后，心里的感想是什么？ 丁远：应该说非常激动。因为我是

第二次得奖，但是第一次领奖的时候我还在法国。那是05年

，那一次我还没有正式加盟到中欧，所以说实话也是第一次

参加我们学校这么盛大的一个毕业典礼。这也是学校特别是

同学对我的工作的一个积极的认可，这也是我非常激动的另

外一方面。 从学生在课上和我接触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对我

们中欧的教学水平有很大的期望，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的，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努力双向的把这个学校运作的更

好，也是他们在中欧这两年来得到最大的收获。这也是我们

最欣慰的地方。 记者：您在国外学习并工作了很多年，那么

回到国内以后，其实中国商学院的发展还是很迅速的，那么

您当初选择来中欧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什

么标准？ 丁远：当时03年第一次来，来的时候纯粹是好奇心

作祟。因为那时候中欧也没有太多的长期教授，所以他也需

要欧洲的几个名校对他们进行支持，所以当时也是有一种双

向的选择。然后学校也同意让我过来，来了以后接触上以后

就觉得走不掉了。就觉得这里的学生特别是EMBA的学生，

包括我们MBA，他们对知识的渴求，这个跟我们原来的管理

学的教学缺位，跟他们现在工作上的需求特别大，这个之间

的差距在国际上是找不到这样大的。所以我自己还有一点作



用，还感觉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最有活力的这一部分人

群阶层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有非常大的满足感、自豪感。在

国外找不到，后来去年想想就回来了。 记者：那么您也接触

过国外商学院的EMBA的学员，也在中国教过这几年，您觉

得中国的这个学员跟国外的学员有什么不一样吗？ 丁远：我

觉得这几年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因为03年的时候我第一次

给EMBA上课，到现在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自信心正在加强。

还有他们这种对国外的信息的了解，不光是学术上的、实战

上的一些经验，跟前几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跟我们这几

年的连续的开放，很多谈到国际背景，国资委都去美国、欧

洲一些名校都去培训。现在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EMBA学

校里面归国的人越来越多。他本来就是把很多新的信息带回

来，所以对我们教学来说也是互动的概念。并不光是我们给

他们带来了什么，他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所以这也是我

们上课有一种满足感，非常重要的方面。 记者：那么EMBA

学员您觉得他最愿意听您讲哪些方面的案例？是中国的还是

国外的？ 丁远：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觉得他

们好，他们觉得我更好。所以我个人的理解来说，他们还是

非常开放的。就是说一方面你要告诉他们，这个东西对他们

可能一开始启动的时候有一点功利主义，或者有一种对知识

的应用性的重视程度，但一旦你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了以后，

不管是国内的案例还是国外的案例，如果他知道这个教学在

选这个案例，是为了达到哪些教学目的，他们这种知识达到

以后，他们还是很开放，还是很愿意接受新的资讯，包括我

在学术上做的一些研究。今天我可能会跟他们讲一些关于商

业的历史。他们也很感兴趣的。他们也知道怎么做，但是当



你讲到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讲到规律的时候，他们

也是很感兴趣的。 记者：那么从您接触两个不同区域

的EMBA学员的时候，您觉得中国的EMBA学员跟国外

的EMBA学员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异？ 丁远：国外很多

的EMBA实际上是一种在职的不脱产的MBA的概念，年纪

比MBA大一点。很多情况是属于企业派过来的，所以总的感

觉学习的灵动性和活跃程度没有他们高一些，但国外也不能

说一概而论，像我最近教过一个国外的经济学院和法国的管

理学院他们合办的一个全球化的EMBA课程。这个里面学生

的素质态度就很不一样，他们很多是华尔街的投资家还有一

些伦敦的、巴黎的企业家。他们探讨问题，视野就不太一样

。也要看在不同的程度下的情况。 总的来说我们比他们活跃

。从求知欲这方面的情况。 记者：在中欧EMBA教学您觉得

给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丁远：最大的挑战就是一个知识的

更新，我们会计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你发出去的案例这上

面都印了报表有一个年份，逼着你每年都得更新。因为每年

你加进去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必须让你知识的更新，由于

跟国外的信息不对称性越来越小，很多的学员走出来去香港

上市，或者他们公司有一些外资的资源，所以他对国外的情

况很了解，所以在给他们上课就得很小心，如果他发现你的

知识有点落后的话，他对你整个上课的可信度，或者权威就

会提出一些怀疑，并不是这么好搞的。 记者：其实财务课是

非常枯燥的一门课程，您怎么样激发咱们学员的兴趣？ 丁远

：这也是我们中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得过两届教学奖

的许小年教授，现在大家都说财务课最好上，因为我们财务

课教授就两个，100%是得教学奖的。就是说感觉好象财务课



这上面我们把它讲的最活。我觉得在中国应该在这个圈子里

形成一点品牌效应。很多来报考EMBA的学员上来就说，中

欧的财务这一块是很强的。包括我们今天也来的谢家伦教授

，还有北京的教授，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优势，怎么样把这个

课程上活了。我觉得最主要是从国外带来了一种考虑，这种

技术性比较高的，不同的视角去讨论。这跟国内传统的财经

院校讲的完全不一样，案例分析、讨论、实际的操作，甚至

一些争论，这在国内的一般的财务课是看不到的。 还有一方

面应该说我们这几位教授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中国一

直很关注。所以我们很多的案例很能够讲到他们的心里去，

跟他们实际的经营环境、工作环境都有很密切的挂钩。所以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记者：从您在国外或者在中

欧这边的教学的过程，从您一个作为教授的角度来讲，您觉

得中国的商学院跟国外的商学院还存在哪些方面的差距？ 丁

远：这个差距，我昨天还在看一篇文章，香港大学商学院的

一个副教授，刚从北大过去。他写了一篇蛮有意思的文章，

大家有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找找。 我觉得他写的比较诚恳。一

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师资的问题。师资的问题是最大的问

题。实际上我们都是做商，做商的首先讲的都是钱，就是一

个工资待遇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下就造成我们国内商学

院的师资的深度和厚度都还是不太够。我们基本上有一些国

内领先的学校，中欧不算，国内其他的学校能找到比较有潜

力的PhD刚毕业的、一般华人请过来当老师就算已经很不错

的，这需要有一个锻炼的过程。从我们这边几位教授，我们

很多搞会计经营的。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华人。我们在交流上

，大家也发现，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的体会，在国外达到博



士，跟在国外拼搏过8年、10年这个人的层次、水平、考虑问

题的方法理解完全不同。所以把这些人拿回来以后，会过早

的本土化，造成他研究范围的狭窄，国外一些接轨的程度比

较差，所以他的研究就很难走出到国外去。那么在国内他慢

慢就会本土化就同化了，所以他们原来在国外上了这么好的

一个博士课程以后优势就发挥不出来。 所以现在我觉得最大

的问题，怎么样把国外，其实国外华人就很多，这些有优势

的人员吸引过来。 记者：您觉得除了师资以外，本身商学院

内部的管理是否存在差距？ 丁远：管理的话是一个办学自主

权的问题。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伪问题

。为什么是一个伪问题呢？什么东西都有好，也有不好的。

很多国内的同行对我们很羡慕，但我说了一句话，他们就不

羡慕了。我说我们这边98%的人，是要靠我们学费一天一天

去上出来的。国内哪一个学校吃得消来走走我们这个，我们

这个是被逼出来的。国内的话，有的时候你要教育部去哭一

哭的话，可能经费就拨下来了。这个不一样，所以你要得了

这个好处你要享受背后的坏处，就像国内有些人说，这现在

的学校是不是行政问题太重了？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

钱是从行政渠道来的，他的行政味道肯定就重，所以这个问

题是两面的，不能说他那个不好，或者我们那个不好，他哪

个好。因为我们都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大家都有自己的苦衷

，我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大家都有自己的压力。我们很多也

是被逼出来的。 记者：中欧EMBA招生规模是全球最大的。

您在教学过程当中，怎么样来平衡您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任务

的关系？ 丁远：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是现在我们中欧最

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教授人数还是比较少，工作量越



来越大。真的是要只给他们EMBA上课我就好了。我们还有

一个EDP，我们的MBA也不能扔，因为我们的MBA是全球排

名第11名，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品牌。如果学生来了以后，看

到单子上的教授都不给他们上课，他肯定不高兴，所以这里

面就有很多的本身工作上面的取舍，是非常的困难，当然各

个部门也有很大的需求。这方面我们也清楚的知道，我们这

些做学术的人，一个持续的市场价值和唯一的一个来源，就

是高水平的研究，当然要有高水平的教学，中欧已经是世界

上最高水平的教学了。 在EMBA这个层面有很多的机构，包

括EDP跟国外最顶尖的商学院的合作，都不输过那些大牌的

教授。所以这个环节，教学上是没问题的，天天在锻炼，不

得不锻炼，但是你研究这块就很容易的疏忽了。对于我来说

，我可能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尽量把这个教学任务

安排的紧一点，这样大家上课的时候很累，觉得特别的累，

但是这个以外就有抽出整块的时间去国外，去别的学校做一

些访问了，静下心来做一点研究。 4、5月份，我又去了一趟

法国。都是有一些项目在做，这样的话就集中精力把一些研

究的课题做出来，确实是有一个时间。现在我的情况我们国

外的一些合作者也不是很高兴。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拖的这

么厉害，最近给你写Email，你就回一个，也没有下文了。我

现在上课太满了。所以确实是一个平衡问题。就是说你商学

院发展，现在我们中欧是刚刚走到初步规模发展的时候，你

如果再往上发展的话，增加厚度的时候这确实是会压力很大

的。 记者：那么中欧在20多年以来，确实发展非常迅速，目

前在国际上已经取得了自己的地位，那么如果让您给张维炯

院长提一个治理商学院的问题的话，你会提一个什么样的问



题给他？ 丁远：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一个持续发展、怎么样把我们的收入多样化。当然你需要有

好的教授，但是最关键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独立商学院，以

基金管理、教育捐款，怎么样把校友这块做得更好。通过校

友的满意度，增加他们对母校的这种回报。现在我们从财务

上来说，我是搞财务的，光是靠这种教学扩张，靠这种粗放

型的人力投入，这对学校方面是有极限的。现在你说我们的

发展趋势是很好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已经到了规

模极限，这个确实有一个问题。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要解决的

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中欧就可以更上一层楼，那

个时候就真的是世界前10名了。现在我们是11名，我觉得这

一点就差在这个上，因为我们这个经营模式的持续性。 记者

：好，今天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再次祝贺您获得

优秀教师的称号。 丁远：谢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